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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是一门很难懂的学问，

陷在里头时，宛如迷梦一场，

若是不小心，在走出时便会遍体鳞伤，

她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不懂如何才叫在乎选
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难解滋味呢芽
情深怕她难懂，情浅怕留她不住，

他早已不再执着能得到多少，

只因生命中有她选

穴漱玉词之五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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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变了，还是她变了芽
为何她感到一种异样正鼓动着她心中的柔情选

古代美女穴漠烈的气质雪



１
南岳衡山飞雾弥漫，暮色自雾里薄光中悄悄渐侵，

将笼罩着山林草木的浓云和远山上的山岚，淬染成一片

金黄灿目，映在云里，似霞，映在雾中，似彩。

拓拔飞鸟站在林梢间极目远望，远处南峰山脚下，

缕缕炊烟顺着微凉的西风冉冉上腾，向晚时分，佛寺撞

起了晚钟，钟声此起彼落地在山间纷纷响起，由风吹送

而来的音律，带点清悠和寂寥，随着西风蔓延在空气里。

目光顺着夕阳在云海间的光影，只只晚归的飞鸟徘

徊在天际准备回巢，在此寂静的时分，它们振翅展翔的

拍翼声，都成了暮晚中的一种声音。

飞鸟闭上眼仔细聆听这山间的每一种声响，夕阳仿

似不敢惊扰般的，不语地穿过林梢、走过叶片的纹理脉

络，将晕淡朦胧的霞光洒落在她的面颊上，似在她细致

的面容上扑了层霭色的琉璃粉妆。

衡山待久了，大大小小的佛寺庙院钟声听多了，她

的生命也逐渐变得如此平滑宁静，犹如那圆润透散至云

间的钟声，声声荡漾、缭绕于穹苍，但转瞬间又不留痕

迹，日子一天天过下来，她的喜怒哀乐也如同钟声般，来

时洪亮壮阔，在心中久久回荡不散，但去时又如烟消云

散不复踪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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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她的心，有时还是会因等待而漂泊，因一道浅浅

的相思而不知归岸，因想一个人，而有时会在心湖里留

下点点涟漪，因那不知名的闲愁，而有些不知所措。虽

然，相思易抚、闲愁易平，可是它们就像是一本合页的书

册，每当风吹起时，又在她的心中掀开来，发出细碎的声

韵，而后在她耳际久久不散。

晚风迎面，带来一阵凉意，飞鸟睁开眼，定定地凝视

眼前翻滚的霞色云海一会，伸手取来搁在树梢上的药篮

纵身跃下，足尖方及地时，草地上早来的晚露沾湿了绣

鞋，她伸手欲去拍拭，一阵熟悉的香料味，缓缓穿过林间

的草木传抵她的鼻梢。

她的眼眸动了动，知道了来者是谁，但仍没停下手

边的动作，拍净了鞋上的露渍后，又转身在林木间寻找

最后几味仍未寻齐的药材。

待在远处的南宫彻，倚在树边看着飞鸟在林间采药

的一举一动，对她明知他已到来却没有反应的态度有些

不满，但久未见面，在他胸臆间充斥的相思，又让他的唇

角扬起一抹满足的笑，恋恋不舍地望着霞曦中的她。

因为贪看暮色而误了采药时辰的飞鸟，此刻可没有

南宫彻躲在远处偷看的悠闲心情，她正忙碌地采捡可用

来制药的药材。但即使不回头，她也知道，现在他脸上

一定又摆着某种怪异的傻笑，一个人自得其乐地瞅着她

瞧。

背对着他，她朝身后勾勾手指，“有空待在那偷看的

话，还不如过来帮我摘些银杏叶。”

正看得出神并感觉心满意足的南宫彻，在听到她的

呼唤后，立刻兴冲冲地拎起放在脚边的行囊，踏着愉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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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步伐踱至她的身边。

他快乐地挨在她的身旁，“两个月没回来，不先给我

个热情的招呼？”

“好久不见。”飞鸟回眸淡看他一眼，又转身扬手指

着树梢高处，“我要那几叶。”

真冷淡⋯⋯

南宫彻的笑容有些僵在脸上，即使已经对她这种冷

冷的性子很熟悉了，可是与她久别了数月，他还是很期

望她能用别种方式来欢迎他，即使是一个笑容也好，其

实，他是很容易满足的⋯⋯

盯着她采药时专注的眼眸，南宫彻又不知不觉地在

心底纵容起她的淡然和无视，想亲近她的念头，又再一

次地将他的失落冲散不留痕迹。

照着她的指示，他在采下那几片她要的叶子后，又

热情洋溢地绕在她的身边，摆着一张关怀的笑脸。

“我不在衡山的这段期间，你有没有乖乖吃饭？”有

两个月的时间没回来，不知道不擅厨艺的她到底有没有

听他的话，在把他留给她的干粮吃完后，试着动手做饭

给自己吃。

“有。”飞鸟把他的笑脸推远了一点，好能弯腰捡拾

地上掉落的树果，对这个有牛皮糖性子的男人，早就免

疫和没感觉。

他愈听愈怀疑，“有？”平常做饭给她吃时，她都爱吃

不吃的，而他一不在，她却会按时吃饭，她怎么可能那么

乖？

“六木伯伯每日都定时送饭来给我。”她把捡拾好的

树果堆放在他的两手上，又翻开草丛去找寻其它的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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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。

“六木？”南宫彻有些不是滋味，蹲在她的身边酸溜

溜地问：“他的手艺有我好吗？”

她轻耸香肩，“没什么差别。”只要能吃就行，她不挑

食的。

他不平衡地低叫：“没差别？”什么没差别？每道他

端至她面前的菜，可都是他精心细制的，她居然把他和

只会蒸馒头的六木拿来相提并论。

“吃起来味道都一样。”飞鸟没把他的抗议听进耳

里，一双素白的小手飞快地在草丛里摘捡着。

“不一样。”自尊心受创的南宫彻，正色地抬起她的

小脸，“六木做的菜里可有我做的菜所包含的爱心和关

心？”

她没好气地轻叹，“爱心和关心是没有味道的。”

“老实说，你真的不想念我做的菜？”为她做饭那么

多年了，他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在她的心中占有一席之

地。

飞鸟的明眸轻轻流转，认真的眼神滑上他的脸庞，

无声地望着他。

自她的眼眸里，已经存在他生命中多年的灰心和丧

气感，又再一次地覆上南宫彻的心头。

他明白，飞鸟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，在她的眼中，

人、事、物，都是相同的个体，只有她用来制药的药材才

是真正的生命体，也是她惟一在乎的东西。

她的一双莲足，只为那些等待着她去摘采的药材而

前行；她那水漾的明眸，只为丹炉里的炉火而等待停伫；

她的纤纤小手，只为去研磨捣制或是搓成丸泥的药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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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；她的心思，时时刻刻都只在她的医书上打转。而他，

在她的心底，甚至远远不及一株药草来得重要。

无论他再怎么向她下功夫，无论他再如何深情款

款、怜惜关心，他的绵绵情意，始终无法传抵她的心房，

只因她有一座他身在其中，却怎么也碰不着的天地；那

片天地，是离他这么的近，却也把他隔离得那么遥远，让

他再怎么像团热火，也无法融化她那如冰的芳心。

有时，他会希望，他若能化为一株上等的药材就好

了，这样，至少能够博得她一眼，换来她一笑，获得她片

刻的全心全意。

虽然，心，有时会有点痛⋯⋯

飞鸟沉敛着气息，静静地看着他百般错杂的眼眸，

她微启朱唇，但又犹豫地合上，不知该不该向他说实话。

他拍拍她的芳颊，“算了，你还是别说实话。”要是又

让她说实话，她那个直得不会拐弯的肠子，一定又会让

他的自尊心坑坑洞洞。

她挪开他碰触的大掌，起身将采来的药叶装放至药

篮里，正想收拾好采药的工具打道回府时，抬起螓首，一

只造形娇巧浑圆的瓷瓶已递至她的面前。

“给你的。”重新振作起来的南宫彻，不容她拒绝地

将瓷瓶塞进她的手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握着滑润的瓶身，偏首凝睇着他。

“枫露糖蜜。”南宫彻满面笑意地靠在她身旁为她解

说，“药都是苦的，你常以身试药，一定吃尽了苦头，所以

我特地上恒山叫北堂傲帮我找来这个好让你甜甜嘴，我

不想让你吃太多苦。”

飞鸟一言不发地看着手中的瓷瓶，杏眸里的眸光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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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变得黯淡，隐隐地颤抖，趁她不防时又悄悄溜出，让她

一双手止不住地颤动，但更快的，她又将它压抑下来，不

让他发现。

“还有这个。”见她没有拒绝，便认为她是乐于接受

的南宫彻，又兴高采烈地自行囊里翻出一只布包拿到她

的面前。

她以指轻揭开布包一隅，布包里软嫩多彩的各式衣

衫，在夕照下显得格外耀眼美丽。

“我不缺衣裳。”她微蹙着黛眉，将布包推回给他。

他不这么认为。“你是个姑娘家，当然缺衣裳。”哪

个女人不爱美？他要让她随时随地都有机会为自已打

扮。

飞鸟一手紧拧着眉心，“你上次为我订制的衣裳我

都还没全部穿过一回。”就算她每日穿一套，一整个夏季

都过去了，她还是没办法穿完他买来的那些衣裳，为了

处理那些衣裳，她够头痛了。

“那些都是夏衫。”南宫彻不同意地摇首，“已经立秋

了，很快就会秋凉，你若是不多加几件衣裳会着凉。”

“我⋯⋯”

“来，看看喜不喜欢。”她还来不及婉拒，他又热心地

把布包放下，一件件地拿出来展示给她看。

望着他那快乐的神情，飞鸟只好把所有的话都咽回

肚里，改而轻轻吐出千篇一律的谢辞。

“谢谢⋯⋯”

南宫彻的双手霎时停顿了下来。

他想听的并不是这个，虽然，他知道她不是个喜欢

胭脂艳艳的姑娘，只像只来去自由不在乎本身的飞翔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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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，但他就是想让她多添点光彩，为不懂得照顾自己的

她多添点美丽娇媚，好让她多爱她自己一些。

在食衣住行上，无论是什么，他都尽他所能的给她

最好最舒适的东西，但对于他的善意，她却总是连眉头

也不皱一下，更不会欢心雀跃，她只会摆着无动于衷的

表情，淡淡地向他道谢。

她知不知道，他从来就不要她的谢意？

“除了道谢外，你没有别的话要说？”抱着一丝丝的

期望，他仔细地盯着她的眼眸问。

“要说什么？”她问得很老实。

他干脆直接给她一些他想听到的答案，“例如说你

很感动，或是你很高兴，再不然你也可以对我笑一个。”

“我很感动，我很高兴。”飞鸟照他的希望流利地说

完，并附上一朵微笑，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就连笑容，也没有温度⋯⋯

如果可以的话，他真想为她的笑容加点甜蜜、加点

温度，而不是这种制式的笑意，这种被人强迫时她就会

摆出的空洞微笑。

南宫彻叹了口气，“你真的很会让男人感到灰心。”

“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去花心思来讨好我。”飞鸟略过

他脸上失意的表情，拿过他手上的衣裳，帮他把它们全

都放回布包里。

“这个能不能讨好你？”他不死心地再拿出一株会让

她动心的药材在她的面前摇晃。

“摘星参？”飞鸟两手紧握住那株不易采到的人参，

一改前态的，双眼都灿亮了起来。“你去了华山？”

“我特地去向西门烈拿的。”南宫彻漫不经心地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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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，眼眸紧紧锁住她的脸庞，捺着性子等待着。

浅若似无的微笑，不自觉地浮现在她的面容上，“我

缺这一味药缺很久了⋯⋯”

终于，终于看到了那让他想念了两个月的笑容。

南宫彻像只心满意足的猫儿，眼眸再三地停留在她

的芳容上，一再地回味着那令他魂牵梦萦的微笑，细细

品尝着她欢欣的模样。菱似的唇瓣一如他所愿，微微上

扬的炫人弧度，那种淡然的美，是他可以收藏在心底好

一阵子的快乐。

“天快黑了，先回去吧。”他不舍地打破宁静，挽着她

的玉臂催促，“我这次出门还上了泰山去跟东方朔的大

厨要了本食谱，回去后我就为你下厨，做顿保证会让你

赞不绝口的大餐。”

“嗯。”眼中只有手里那株人参的飞鸟无意识地点着

头。

在南宫彻挽着她走没几步后，有些回过神来的飞

鸟，才发觉自己忘了拿那花费她一天辛劳的药篮，想转

身回去拿时，有所准备的南宫彻却将她的螓首缓缓转过

来，一手指着挂在他手上的东西，说明他早就趁她发呆

的那个片刻帮她把药锄和药篮都收拾好了。

她看了一眼，不语地任他拉着继续往前走，悠悠的

思绪，又一径地沉醉在手中的药材里。

南宫彻边走边凑在她的身边问：“觉不觉得我很体

贴？”

“很体贴。”她心不在焉地应着。

“我离家这么久，有没有很想念我？”尝到了点甜头，

舍不得放弃的南宫彻更是乘胜追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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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很想念。”他想听什么都好，她现在要好好想想回

去后她要怎么处理手中的这株药材。

他开心得连双眼都带着笑意，“你是不是很期待我

能早日回来陪你？”一株摘星参就能够换来这些甜言蜜

语，也许他往后该多去和西门烈抢几株来讨佳人欢心。

“很期待。”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。

“那你有没有⋯⋯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飞鸟的小手已

不耐烦地将他那张唠叨的大嘴给掩上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很吵？”飞鸟两眼无神地望着他，对

他愈来愈烦人的个性有些不敢领教。

“是很吵⋯⋯”他在她的手心里咕咕哝哝，但他反省

过后，下个片刻，他又拉下她的小手继续缠着她，“今晚

你想吃些什么？我去东岳泰山学了好几道新菜色，你要

不要先尝尝看？”

飞鸟无语地盯着他雀跃的眼瞳半天，最后一手无奈

地抚着额际轻叹。

“受不了你⋯⋯”

在南宫彻宅子里特大号的厨房内，十来具的大灶正

齐生起柴火，飘摇不定的蒸腾白烟，弥漫着各色菜香，勾

人心神且令人垂涎三尺的诱人香味，伴随着阵阵烟缕，

将一室的空气熏香得诱人无比。

做菜已有十年经验的南宫彻，此刻正一手执刀，利

落地将各种食材切妥后，动作一气呵成地将它们送入大

锅内快炒一番，而后盖上锅盖，微笑地聆听自锅内传来

噼里啪啦的热闹声响。接下来他再快速地移动脚步，分

别照料在炉上炖煮的汤品和蒸笼里的小巧点心。

“细火慢煲⋯⋯”他在灶前半弯着身子，对数个灶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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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开弓地减薪或是加柴。

“文火微炖，大火快蒸⋯⋯”

在照料好火候后，他又抽起放在颈后的食谱书册，

仔细地研究上头的做法学习新式菜色。

他一手拿着食谱边念边做，“加上进贡的贡盐，再掺

点天竺的香料黍葵缓慢搅拌，还有岐山的异花椒⋯⋯”

一个大男人站在厨房里忙碌的光景，或许在他人眼

中看来十分不可思议，更或许会有人认为，以南宫彻这

名光以一套追日剑法，而名声在衡山响叮当的一代剑派

宗师，又以毒功毒遍南岳一带而有毒仙美名的他，根本

就不可能这般耗时耗力地屈居于这烟气蒸热的厨房里

烧饭做菜。

在衡山一带，凡听闻过他下厨做菜事迹的人，莫不

是歪着脑袋、纠结着眉心，猜测这个大名鼎鼎的南岳盟

主，是否是按捺着满腹的不满勉强走进厨房，或者他是

被人逮着了什么把柄而被迫下厨，不然堂堂一名系出名

门又教养上流的贵公子，怎么把为人烧饭做菜当成此生

最伟大的工作，并做得无怨也无尤？

不，实际上，他做得一点也不勉强，也不是被强迫

的，相反的，“君子远庖厨”这五字，从来就不曾存在南宫

彻的脑海里，对于下厨的这一事，他不但是做得很自愿，

而且还相当乐在其中。

说来说去，他会有这项做菜本领，并日复一日甘心

下厨的原因，全是他隔壁有个他舍不得她进厨房的芳

邻，为了让那名芳邻的一双小手洁白无垢，不沾染一丝

烟火柴灰，他可以放下他那柄名扬五岳的长剑，放下他

高贵的名声，任外界对他批评揣测猜想，但只要能让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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邻坐在他的面前，细嚼慢咽地吃下他所做的每一道菜，

要他再怎么辛苦，他都觉得值得。

“大、功、告、成。”南宫彻挥去一头大汗，两手叉着

腰，满意地看着已装盘完毕，整齐地摆在桌上的各种美

味菜肴。

正午的日光炽烈地映照在窗外的湖面上，一波波反

射的波光，飞闪过他的眼帘，提醒了他不能再继续对自

己的手艺赞叹下去。

“糟了，这么晚了。”没想到新式的菜色这么耗时费

工，再不快点送去的话，飞鸟可要饿坏了。

南宫彻飞快地将所有的菜肴装进有十层高度的特

制餐篮里，一手提起餐篮，一手蓄满内劲，以沉重锐利的

掌风掩熄每具灶内的柴火，争取时间地揭开窗扇，跃出

窗外准备为心上人送午饭。

两脚方踏上窗外的长廊，正打算以轻功跃过湖面的

南宫彻即被一群吼声一致的不速之客给拦下。

“南宫彻，交出解药来！”

他回头看了那些擅闯他地盘的人们一眼，一双剑眉

不悦地往眉心靠紧。

“闪边。”他伸手指向湖岸外的门牌，“识字就快滚。”

都已经在门牌上写得很清楚了，还敢进来妨碍他的送饭

大事。

丝毫没有把门牌上警语放在心底的吴家兄弟们，非

但不让出路来，反而还动作一致地将刀锋指向这个数日

前对他们下毒的毒仙。

他冷冷地开口：“现在我没空陪你们玩，我忙着要送

饭。”与这些拿着刀子的男人比起来，飞鸟那快饿着的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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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比他们来得重要。

“送饭？”带头的吴一虎愣了愣，两眼怀疑地看向那

具造形怪异的餐篮。

“他是要送饭给那个拓拔飞鸟。”吴二虎不屑地讥

嘲，“谁不晓得咱们伟大的南岳盟主，费尽心思地苦追那

个冷血女神医已有十年了。为了那个女人，他是可以连

盟主的自尊也不要，天天窝在宅子里为女人洗手做羹

汤。”

“废话够了没？”南宫彻愈听愈不耐烦，“我赶时间，

让路。”

就在南宫彻才想绕过他们纵气飞越过湖面，好先把

饭菜送给湖中另外一座小岛上的飞鸟时，数把长刀立即

将他劈回原地，并逼他不得不在这忙碌的当头挪出时

间，好好招待他们这群特地来找他的客人。

“堂堂男子汉，为个女人做饭？”吴一虎刀刀直劈他

的面门，“南宫彻，你可真有志气。”

南宫彻一手小心护着餐篮，一手抄起腰间的佩剑格

挡，心情恶劣地向他警告：“这盅汤我煲了两个时辰，我

要在它还烫手时送到飞鸟手上，若是汤凉了菜冷了，当

心我把你们全毒了去喂鱼。”

“把解药交出来！”吴一虎压根就不搭理他的警告，

一心只想解开身上所中的奇毒。

“别挡路，我的芙蓉豆腐禁不起耽搁，它要凉了！”频

频被挡路到后来，心急如锅上蚁的南宫彻运剑的速度也

愈来愈快，火冒三丈地在心底计算着时间。

没料到他攻势会在转瞬间变得难以招架的众人，正

齐心一致地上前围住他，打算合力留下他的脚步时，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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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彻却忽然停止了动作，焦急地打开餐篮其中一格，以

指探试里头菜肴的温度。当他再抬起头来时，已不复见

方才脸上所有焦虑的神色，改而换上的却是难以抑止的

滔天怒火，只因为⋯⋯

菜，凉了。

他双目含冰地瞪向他们，“你们⋯⋯”

被他一双眼瞪得全身凉飕飕的众人，还来不及反

应，飞快放下餐篮的南宫彻，已扬着剑来到他们的面前，

效法夸父追日的长剑，散发出太阳般的金羽流光，在击

碎他们手中长刀和划破双腕时，如四散的流火星源。

“想要解药是不是？”南宫彻大掌紧捉住吴一虎的后

颈，将藏在袖中的小药丸子硬塞进他的嘴里，“吞，都给

我吞下去！”

“你⋯⋯你让我吞了什么？”被塞得满脸涨红的吴一

虎，在他恼怒地去找其他人塞药时，恐慌地抚着颈间问。

他冷睨一眼，“会让你变成鱼饲料的东西。”敢进他

的湖来坏事，他们都不打听一下他已经把湖里的鱼儿们

饿多久了吗？

“奇怪⋯⋯”也被塞下药的吴二虎，骤感不对地以双

手上上下下地抚着四肢。

“烫！”对自己又中毒知道得太晚的吴一虎，燥热难

安地自地上跳起，“我的身体好烫！”

南宫彻很好心地向他们建议，“觉得烫就下水清凉

一下啊。”

扑通扑通数声，一个个来访的客人们，在南宫彻的

建议下，转眼间全都跳下水以解身上毒性所带来的热
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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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忘了告诉你们。”他蹲在岸边坏坏地朝他们咧着

笑，“我养的鱼儿们可都是很凶的。”

“哇啊！”

被湖心另一边热闹的人声吵得受不了的飞鸟，放下

手中正在研磨的药钵，走至门边，打开门想一探究竟时，

首先映入她眼帘的，即是南宫彻脸色铁青的脸庞。

“你有客人？”脸色这么臭，又有人不识字地去招惹

他了？

“一群糟蹋我心血的家伙。”南宫彻踩着重重的步伐

踱进她屋内，气闷地将餐篮摆在她桌上。

飞鸟动作轻缓地合上门扉，绕过一身戾气未消的

他，伸手探向他带来的餐篮，想在抚平他满肚的怒火之

前，先安抚一下她快饿扁的肚皮。

他迅捷地按住她的小手，“别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一早就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特地做的

菜，不吃岂不是太对不起他的辛劳？

“都凉了。”食物一旦凉了，也就走味了，这种东西他

不能送到她的口中，他要让她尝的，是最好的美味，而不

是这种已变成次级品的东西。

飞鸟轻轻挪开他的大掌，“不管是热是凉，都是要下

腹的。”对于食物，她看得很开，不像他这位美食大师那

般挑剔。

“味道会不好。”为了她不在乎的模样，在他心底暗

燃已久的心火，又缓缓地燃烧了起来。

“没关系。”她没注意到他的异样，依旧是伸手去揭

篮。

南宫彻猛力捉住她的手，将它紧紧按压在桌面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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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关系、没关系，她对什么都没差别、没关系。

为什么她就不能对药材以外的东西在乎一点？她

那直线思考的小脑袋里，可不可以有些差别比较？能不

能试着多去了解一下他的用心？能不能不要把一切都

视为没什么不同？

然而，他更想说的是，她可不可以，好好看他一眼？

这些年来，他多想能让她分一点心思给他，或者她

能暂时放下她心爱的药材和医书，真正用心看看在她面

前的这个男人，看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为她做任何

事，看他是用什么样的眼神来等待她的笑容，看他那些

藏在心底不说出口的爱意。

他不求能够占据她的整颗芳心，也不想改变她什

么，只要她能觉得自由自在，即使是无视于他的陪伴、他

的存在也无妨；只要她能够在她的心房里挪出一隅，让

他存在，让他进驻，哪怕只是一眼也好；只要她那双美丽

的杏眸能够真正收留他一次，将他深深看进心底，这样

就足够。

可是⋯⋯

为什么爱一个人，会这么寂寞，那么折磨？此情，为

何偏偏又无计可消除？

虽然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但要到何时，他才能够

走至她的心底，不再是永远也到达不了她心梢的彼岸？

放任他沉默的飞鸟，文风不动地保持着姿势，紧咬

着牙关不让手掌传来的疼痛逸出声。

回过神来的南宫彻放开大掌深吸了口气，以手抹了

抹脸恢复一贯的神色，并从餐篮里的一格中取出一盘胡

饼搁放在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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